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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連
串
的
節
日
剛
過
去
，
是
時
候
要

清
理
一
下
手
機
了
。

自
去
年
十
二
月
起
，
冬
至
、
聖
誕
、

元
旦
、
春
節
、
人
日
、
情
人
節
、
元

宵
，
手
機
收
到
朋
友
群
組
互
傳
的
祝
福

短
片
二
十
多
段
，
祝
福
圖
片
百
多
張
，
很
多

都
是
重
複
又
重
複
的
，
把
手
機
的
容
量
都
塞

滿
了
。

現
在
是
速
食
的
年
代
，﹁
祝
福﹂
不
用
花

心
思
，
按
一
個﹁
複
製﹂
鍵
，
就
表
了
個

態
，
還
了
個
人
情
。
人
類
原
始
的
惰
性
，
都

被
日
新
月
異
的
科
技
誘
發
出
來
。

當
然
，
這
也
是
個
創
意
的
年
代
，
很
多
祝

福
短
片
都
拍
得
很
有
新
意
，
有
些
還
可
以
把

自
己
的
照
片
套
在
卡
通
中
，
於
是
，
平
日
腼

腆
的
親
友
，
突
然
向
你﹁
大
跳
祝
福
舞﹂
，

趣
怪
得
很
，
平
添
了
不
少
節
日
氣
氛
。

好
像
剛
過
去
的
元
宵
節
，
手
機
群
組
又
一

大
堆﹁
湯
圓﹂
傳
貨
，
叫
你
滯
口
不
得
了
，
但
朋
友
群

組
裡
互
相
祝
福
，
想
不
搭
口
，
又
好
像
過
意
不
去
。

好
像
在
元
宵
節
前
夕
，
手
機
群
組
朋
友
圈
中
，
有
位

男
士
傳
來
洋
酒
照
片
一
幀
，
祝
福
大
家
中
國
情
人
節
快

樂
，
其
他
人
沒
什
麼
反
應
，
只
有
一
位
女
士
應
酬
式
回

應
說﹁
日
本
酒
也
不
錯﹂
，
於
是
日
本
酒
照
片
傳
來
，

如
是
者
，
出
現
了
只
有
二
人
對
談﹁
共
飲﹂
的
局
面
，

不
是
很
趣
怪
嗎
？

但
我
相
信
，
當
一
切
來
得
太
濫
的
時
候
，﹁
祝
福﹂

變
了
例
行
公
事
，
也
沒
什
麼
實
際
意
義
了
。
所
以
，
我

現
在
才
明
白
，
為
何
有
些
大
學
教
授
、
博
學
才
子
，
都

拒
絕
使
用
智
能
手
機
甚
至
手
機
，
他
們
要
把
有
限
的
心

思
和
時
間
，
放
在
自
己
認
為
值
得
付
出
的
方
方
面
面
。

今
天
的
情
況
是
，
你
足
不
出
戶
，
也
好
像﹁
朋
友
滿

天
下﹂
。
事
實
上
，
真
正
的
友
情
，
是
要
經
營
的
，
要

經
過
時
間
浸
淫
，
要
經
受
利
益
考
驗
。
當
我
們
閱
歷
豐

富
了
，
逐
步
篩
選
人
和
事
的
時
候
，
卻
另
要
花
時
間
去

做﹁
濫
情
動
物﹂
是
不
智
的
。

「祝福」真太濫

每
次
到
外
地
出
差
或
者
旅
遊
，
對
家
裡
的
花
草

放
心
不
下
是
其
次
，
因
為
臨
行
前
可
以
做
好
自
動

澆
灌
裝
置
，
應
付
花
草
們
短
期
的
補
水
問
題
。
時

間
若
是
長
了
，
便
託
付
給
親
戚
朋
友
，
隔
三
岔
五

地
來
家
澆
一
次
水
，
花
草
們
雖
然
沒
有
我
在
家
時

的
精
心
照
料
，
但
也
能
支
撐
着
不
至
於﹁
仙
去﹂
。

最
讓
我
放
心
不
下
的
是
我
養
的
寵
物
犬
貝
兒
。

貝
兒
是
被
人
棄
養
的
一
隻
雌
性
的
小
貴
賓
犬
，
到
我

家
來
時
才
五
個
月
大
。
據
說
貝
兒
從
前
不
受
前
主
人
待

見
，
又
時
常
被
同
胞
兄
弟
欺
負
，
所
以
剛
到
我
家
來
的

時
候
一
副
小
心
翼
翼
的
可
憐
樣
兒
，
連
吃
一
頓
飯
都
要

回
頭
張
望
十
幾
次
，
若
是
見
有
人
緊
盯
着
牠
看
，
便
低

眉
順
眼
地
搖
頭
擺
尾
，
再
怯
怯
地
吃
上
一
口
。
那
小
模

樣
兒
讓
人
看
了
便
忍
不
住
地
心
生
憐
惜
。

於
是
，
貝
兒
在
我
家
受
到
了
格
外
的
寵
愛
，
人
人
都

把
牠
當
作
小
公
主
一
樣
地
呵
護
，
給
牠
吃
牠
喜
歡
吃

的
，
陪
牠
玩
牠
喜
歡
玩
的
。
貝
兒
膽
子
小
，
不
忍
心
讓

牠
到
寵
物
店
去
擔
驚
受
怕
，
給
牠
洗
澡
和
修
剪
毛
髮
都

是
我
自
己
動
手
。
我
要
外
出
，
更
不
忍
心
把
牠
送
到
寵

物
店
去
寄
養
，
擔
心
牠
被
關
在
籠
子
裡
會
害
怕
，
所
以

總
是
找
牠
曾
經
見
過
面
的
親
戚
朋
友
代
為
照
顧
。

一
轉
眼
就
是
三
年
過
去
了
，
貝
兒
在
我
家
變
成
了
一

隻
自
信
而
快
樂
的﹁
汪
星
人﹂
。
牠
並
不
恃
寵
生
驕
，

從
不
像
朋
友
家
那
些﹁
汪
星
人﹂
一
樣
喜
歡
咬
鞋
子
、
啃
皮
包
，

也
不
到
花
園
裡
扒
弄
花
草
，
大
小
便
也
總
是
在
給
牠
指
定
的
地
方

解
決
，
乖
巧
得
令
人
心
疼
。

因
為
希
望
貝
兒
做
一
隻
快
樂
的
純
粹
的﹁
汪
星
人﹂
，
我
沒
有

對
牠
進
行
任
何
訓
練
，
不
教
牠
學
任
何﹁
才
藝﹂
，
讓
牠
隨
心
所

欲
地
過
自
己
的﹁
狗
生﹂
。
儘
管
沒
有
經
過
訓
練
，
貝
兒
還
是
自

帶
了
一
項
技
能
：
每
次
我
的
電
話
鈴
一
響
，
不
管
是
手
機
還
是
座

機
，
不
管
我
有
沒
有
聽
見
，
牠
都
會﹁
汪
汪﹂
地
大
叫
着
提
醒
我

接
電
話
。

今
年
春
節
期
間
外
出
了
幾
天
，
親
戚
們
也
多
數
外
出
旅
遊
，
在

家
過
年
的
兩
家
朋
友
也
因
家
中
來
客
多
而
不
方
便
照
顧
貝
兒
，
只

好
把
牠
託
付
給
鄰
居
照
顧
。
鄰
居
家
養
了
一
隻
大
型
犬
，
因
此
在

外
那
幾
天
，
看
到
鄰
居
發
的
朋
友
圈
照
片
，
貝
兒
又
是
一
副
低
眉

順
眼
、
小
心
翼
翼
的
樣
子
。

從
外
地
回
來
後
第
一
件
事
就
是
趕
快
去
把
貝
兒
接
回
家
。

重
新
回
到
家
的
貝
兒
兩
眼
發
光
，
欣
喜
若
狂
，
在
屋
內
四
處
奔

竄
，
把
牠
平
日
玩
耍
睡
臥
的
沙
發
和
地
毯
挨
個
躺
了
一
遍
，
又
把

牠
的
玩
具
都
嗅
了
嗅
，
親
了
親
。
夜
裡
也
沒
有
像
平
時
一
樣
一
覺

睡
到
天
亮
，
半
夜
裡
從
狗
窩
裡
爬
起
來
，
輕
手
輕
腳
地
走
到
床

邊
，
趴
在
床
沿
上
舔
舔
我
的
臉
，
才
又
回
去
睡
了
。

﹁
汪
星
人﹂
的
感
情
其
實
和
人
類
無
異
，
被
棄
養
後
重
新
擁
有

一
個
家
，
得
到
一
份
愛
，
卻
疑
真
疑
幻
，
時
時
擔
心
會
失
去
。

我
童
年
時
也
經
歷
過
貝
兒
這
樣
的
感
情
。

那
時
候
，
父
親
的
單
位
經
常
搬
遷
，
我
由
於
上
學
不
方
便
跟
着

搬
來
搬
去
，
便
被
父
母
寄
養
在
不
同
的
親
友
家
裡
。
他
們
並
不
顧

及
童
年
的
我
的
感
受
，
總
是
把
我
往
親
友
家
一
送
，
就
匆
匆
離

去
。
而
我
，
不
管
住
在
多
親
近
的
親
友
家
裡
，
也
免
不
了
寄
人
籬

下
那
種
淒
淒
然
、
惶
惶
然
的
感
覺
。
小
小
年
紀
，
說
話
、
做
事
也

逐
漸
會
察
言
觀
色
，
多
幾
分
小
心
。
後
來
讀
︽
紅
樓
夢
︾
，
讀
到

黛
玉
在
賈
府
的
心
情
，
自
然
是
感
同
身
受
，
心
中
酸
楚
。

待
到
假
期
，
父
親
來
把
我
接
回
家
，
便
覺
得
自
己
的
家
這
裡
也

好
，
那
裡
也
好
，
就
連
漏
風
的
破
窗
戶
，
趴
上
去
，
也
能
從
破
洞

裡
看
出
無
限
美
麗
的
風
光
來
。
初
初
回
到
家
裡
的
那
幾
天
，
夜
裡

有
時
候
醒
來
，
還
不
相
信
是
躺
在
自
己
的
床
上
，
非
要
爬
起
來
，

悄
悄
地
走
到
父
母
的
房
間
去
確
認
一
下
，
才
又
放
心
地
回
去
睡

下
。因

為
經
歷
過
那
段
揪
心
的
歲
月
，
成
年
的
我
有
了
自
己
的
孩
子

後
，
便
努
力
地
讓
孩
子
感
受
到
我
的
愛
，
讓
他
時
時
充
滿
安
全

感
，
即
便
是
有
或
長
或
短
的
分
離
，
也
不
會
對
父
母
的
愛
患
得
患

失
，
收
養
了
貝
兒
以
後
也
如
此
。

孩
子
慢
慢
地
大
了
，
自
然
地
學
會
了
如
何
去
愛
人
。﹁
汪
星

人﹂
貝
兒
沒
有
受
過
任
何
訓
練
，
卻
懂
得
提
醒
我
接
電
話
。
可

見
，
只
要
付
出
了
愛
，
就
會
收
到
呼
應
。

愛是有呼應的

情
人
節
那
天
，
收
到
一
束
大
紅
玫

瑰

︱
其
實
是
從
社
交
網
站
發
來
的
虛
擬

照
片
，
我
回
一
句
：﹁
你
應
送
一
打
真
玫

瑰
給
一
位
真
情
人
。﹂
豈
料
對
方
傳
來
小

帖
：﹁
情
人
節
快
樂
不
在
於
你
有
情
人
，

而
在
於
你
是
有
情
人
。﹂

話
雖
這
麼
說
，
但
在
社
會
氣
氛
渲
染
下
，
對

年
輕
單
身
女
孩
子
來
說
，
這
一
天
還
是
有
所
期

待
的
。
記
得
兩
年
前
一
個
情
人
節
，
公
司
有
位

女
孩
子
收
到
兩
大
束
玫
瑰
，
含
苞
欲
放
的
花
蕾

很
燦
爛
，
更
賞
心
悅
目
。
大
家
都
為
這
女
孩
高

興
，
她
卻
很
苦
惱
，
甚
至
表
現
出
很
失
望
的
樣

子
。
原
來
，
殷
勤
送
花
者
不
是
她
等
待
的
人
，

而
她
渴
望
中
的
人
卻
沒
有
表
示
。
本
來
，
無
花

也
罷
，
但
人
會
觸
景
生
情
。

在
生
活
中
，
能
夠
雙
雙
對
對
總
是
好
的
，
互

相
扶
持
又
共
同
分
享
，
至
少
連
生
活
成
本
都
可

以
分
擔
，
那
是
理
想
化
的
假
設
。
但
在
真
實
的
社
會
，
尋
尋

覓
覓
始
終
未
遇
到
，
碰
碰
撞
撞
又
不
得
不
分
開
，
單
身
既
是

選
擇
，
更
是
無
奈
。

所
以
，
單
身
成
為
近
年
話
題
，
更
成
為
社
會
學
家
研
究
的

現
象
。
早
在
三
年
前
，
歐
洲
顧
問
公
司
﹁
歐
洲
觀
察﹂

︵Eurom
onitor

︶
就
有
研
究
數
據
指
，
至
二
零
二
零
年
，

全
球
將
新
增
四
千
八
百
萬
名
單
身
人
士
，
但
研
究
對
單
身
現

象
感
到
憂
慮
，
指
單
身
令
生
活
成
本
增
加
，
更
不
利
於
環
保

等
，
以
致
有
報
章
引
用
時
，
誇
張
地
說﹁
單
身
是
罪﹂
。

單
身
又
如
何
？
這
是
正
在
上
映
的
一
部
同
名
應
景
喜
劇

片
。
又
是
四
個
女
孩
，
無
所
事
事
，
看
似
風
流
快
活
，
實
則

有
所
企
盼
。
典
型
的
荷
里
活
電
影
橋
段
：
一
個
胖
嘟
嘟
的
傻

大
姐
，
一
個
端
莊
穩
重
的
醫
生
，
一
個
癡
情
的
白
領
，
加
上

一
位
等
釣
金
龜
婿
的
物
質
女
郎
，
四
個
女
人
各
有
故
事
，
又

互
為
依
靠
。

當
中
，
兩
人
自
願
單
身
，
兩
位
因
故
單
身
，
她
們
都
努
力

讓
工
作
和
休
閒
玩
樂
填
滿
自
己
的
空
間
，
其
間
不
忘
結
識
男

朋
友
。
這
類
故
事
本
沒
啥
新
意
，
但
有
市
場
。
因
為﹁
單
身

是
罪﹂
仍
是
主
流
意
識
。

電
影
中
，
除
了
飾
演
癡
情
女
的
狄
高
達
莊
遜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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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忘
不
了
舊
情
外
，
其
他
三
女
都
清
楚
自
己
為

什
麼
單
身
，
不
以
單
身
為
憾
，
而
是
學
習
如
何
實
現
自
我
：

不
必
在
意
他
人
眼
光
而
刻
意
經
營
一
段
關
係
，
尤
其
是
當
中

的
婦
產
科
醫
生
，
為
滿
足
自
己
的
母
性
，
居
然
通
過
人
工
受

孕
生
下
孩
子
…
…

人
生
中
最
痛
的
孤
獨
，
不
是
單
身
的
你
獨
自
在
街
上
蹓
躂

或
在
酒
吧
獨
飲
，
而
是
有
伴
的
你
在
人
群
中
感
受
不
到
伴
侶

的
關
愛
，
那
是
因
為
有
盼
望
。
所
以
，
與
其
奢
求
情
人
的
關

注
，
不
如
先
做
個
有
情
人
。

單身又如何 獨家
風景
呂書練

剛
剛
過
去
的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為
國
際
母
語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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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總
幹
事
博
科
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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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出﹁
母
語
在
多
語
言
方

案
中
是
優
質
教
育
的
基
本
要
素
，
它
本
身
就

是
為
民
眾
和
他
們
的
社
區
賦
權
的
基
礎
。﹂
對
此

我
非
常
之
認
同
，
語
言
包
括
文
字
和
說
話
，
是
保

存
人
類
發
展
歷
史
和
人
類
進
步
的
重
要
基
石
。
人

與
禽
獸
之
別
是
人
類
懂
得
運
用
文
字
來
記
錄
。
再

說
，
各
種
母
語
的
傳
播
，
不
僅
有
助
於
語
言
的
多

樣
化
和
多
語
種
的
教
育
，
而
且
能
夠
提
高
對
各
種

語
言
和
不
同
文
化
傳
統
的
認
識
，
以
此
為
基
礎
，

促
成
世
界
人
民
的
團
結
。

那
什
麼
是
母
語
呢
？
坊
間
有
不
同
解
釋
，
有
的

說
是
父
母
說
的
語
言
，
有
的
則
認
為
母
語
是
一
個

人
的
民
族
語
。
說
母
語
是
一
項
權
利
，
因
為
自
幼

已
開
始
接
觸
，
照
常
理
每
個
人
都
能
自
如
地
應

用
。
但
在
香
港
有
個
奇
怪
現
象
，
許
多
父
母
會
與

孩
子
說﹁
港
式
英
文﹂
，
反
而
不
使
用
地
地
道
道

的
廣
東
話
去
與
孩
子
溝
通
，
滿
以
為
這
是
在
營
造

雙
語
家
庭
環
境
，
讓
孩
子
的
英
語
水
平
可
以
贏
在

起
跑
線
！
如
果
父
母
本
身
英
文
水
平
高
，
當
然
可

以
營
造
雙
語
家
庭
環
境
，
反
之﹁Y

ou
drink

aw
ater﹂

、﹁N
o
tim
e
play

﹂
、﹁N

am
e

﹂
讀

成﹁Lam

﹂
…
…
這
樣
的﹁
港
式
英
文﹂
，
口
音

﹁
本
地
化﹂
，
語
法
更
是
由
中
文
直
譯
，
只
會
向

孩
子
灌
輸
不
正
確
的
英
文
語
法
，
以
及
不
純
正
口

音
。
最
終
令
孩
子
廣
東
話
、
英
文
都﹁
半
桶

水﹂
，
嚴
重
的
更
可
能
發
生
語
言
障
礙
。

故
此
，
家
長
應
該
用
自
己
最
熟
悉
的
語
言
去
與

子
女
溝
通
，
好
好
培
育
母
語
為
先
。

「港式英文」營造雙語可行嗎﹖ 思旋
天地
思 旋

想
當
初
，
不
是
說
想
當
初
自
己
做
了
什
麼
事
，
而

是
想
起
傳
統
的
相
聲
中
，
會
用
到
想
當
初
這
三
個

字
，
作
為
兩
個
人
對
口
的
銜
接
。

開
始
時
，
甲
會
說
一
個
歷
史
人
物
的
故
事
，
比
如

說
三
國
時
代
有
個
魯
肅
是
個
如
何
如
何
的
忠
厚
老
實

的
人
，
乙
就
用
想
當
初
來
接
着
說
下
個
人
物
，
就
是
想
當

初
孔
夫
子
與
顏
回
談
道
，
顏
回
聽
了
半
天
之
後
，
說
他
什

麼
也
未
聽
懂
，
就
對
孔
子
說
，
他
這
個
徒
兒
實
在
是
個
愚

蠢
的
人
。
然
後
甲
就
接
着
說
，
想
當
初
，
有
個
莽
撞
的

人
，
姓
張
名
飛
，
字
翼
德
，
他
在
當
陽
橋
邊
大
叫
三
聲
，

橋
梁
就
折
斷
，
河
水
就
倒
流
，
於
是
曹
操
就
說
，
這
個
人

真
是
莽
撞
人
也
。

所
以
想
當
初
在
相
聲
中
是
蠻
好
使
用
的
接
詞
。
你
只
要

想
說
什
麼
都
可
以
說
，
就
算
忘
了
該
說
什
麼
人
物
，
也
可

以
隨
意
的
就
記
憶
所
及
一
路
說
下
去
了
。

比
如
說
，
想
當
初
有
個
渾
人
。
聽
眾
就
會
好
奇
，
歷
史

上
誰
是
渾
人
呢
？
令
聽
眾
可
能
出
乎
意
料
之
外
的
，
是
想

當
初
這
個
人
是
楚
霸
王
。
因
為
他
獨
自
一
人
行
到
烏
江
的

時
候
，
面
對
一
條
大
河
，
正
感
絕
望
時
，
卻
看
到
江
上
有

一
小
舟
，
於
是
大
聲
呼
叫
小
舟
過
來
，
說
要
渡
江
，
只
要
把
他
的
人

馬
都
駛
到
對
岸
，
必
有
重
賞
。
未
想
到
那
划
着
小
舟
的
漁
夫
卻
說
，

舟
子
太
少
，
不
能
人
馬
都
一
起
乘
坐
。
楚
霸
王
就
說
，
可
以
分
兩

次
，
於
是
把
手
上
的
兵
器
和
馬
先
牽
上
舟
，
讓
漁
人
先
渡
。
漁
人
待

舟
子
到
了
江
心
的
時
候
，
卻
高
聲
對
楚
霸
王
說
，
多
謝
大
王
的
槍

馬
，
這
小
舟
是
艘
賊
船
。
楚
霸
王
聽
了
之
後
，
就
只
能
仰
天
長
嘆
自

己
實
在
是
個
渾
人
，
然
後
就
自
刎
烏
江
了
。

楚
霸
王
是
個
渾
人
嗎
？
也
許
各
人
有
各
人
的
見
解
。
但
這
想
當
初

的
故
事
，
卻
實
實
在
在
是
渾
故
事
，
因
為
楚
霸
王
都
已
把
兵
器
先
放

到
船
上
了
，
他
用
什
麼
來
自
刎
？

不
過
，
想
當
初
，
只
要
一
看
到
兩
人
站
到
台
上
說
相
聲
，
心
底
就

自
然
浮
上
笑
意
，
誰
管
說
得
有
理
沒
理
，
好
笑
就
得
了
唄
。

想當初

琴台
客聚
胡野秋

隨想
國

興 國

在農業學大寨那年頭，我們村響應政府的號
召，為了修築新河道，把村子遷移到附近一塊土
沙坡上，也就是離原來那條河不遠的一塊荒地。
自從修築新河道後，那條河就漸漸消失了，也漸
漸被遺忘了，先是從大河變小河，現在只剩下一
條小水溝，以致讓現在的小孩子都不知道那裡曾
經有一條河。那條河的名字叫馬溪，在陸路尚不
發達的當初，還是當地最主要的交通要道，可
見，那是很重要的一條河。
我們村村名叫「溪南」，故名思義，是在溪的
南邊，故與那條河是有關。小時候的我受其影響
很深。那條河原河道寬，約百米左右，水位深淺
不一，且整條河是七里八彎的，那大概是因為常
年發大水自然形成的，也可能是古人修築河道智
慧的結晶。這樣的河流不僅有利於保護水土資
源，也有利於保護生態平衡。那條河直通九龍
江，是九龍江西溪的一條支流，因此上下游船隻
很多。據說，當時沿途各地商人到漳州等地進行
商業貿易都要經過那條河，可見，視其為當地最
主要的交通要道毫不虛言，其在當地人心目中的
地位和影響力自然也不在話下。
那條河的歷史有多久，恐怕是很少有人能說得
準的。那條河附近有一座宮廟，叫山格慈惠宮，
一千多年前，山格慈惠宮叫馬溪岩，在山格岩那
邊，後才搬到現在的位置，至今也有四百多年歷
史了。自古以來，每年農曆七月十九，即山格大
眾爺誕辰前後，便有各地香客不遠千里從那條河
搭乘船隻而來。小時候常聽老人們講，在最熱鬧
的年頭，那些船只有數百來條，必須按到達先後
次序排隊，一條接一條，長達四五里地，頗為壯
觀。那樣的盛況我雖然沒見過，但對於生長在這

塊小地方的人來說，聽起來就會感到驕傲。但因
其「無名」，或因改溪造田而漸漸被後人遺忘，
實在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情，也是非常不應該的，
畢竟「上善若水」，本為古訓，後人豈可輕易把
一條河流忘記？然而，這其實也是件很無奈的事
情。
山格大眾爺是本地人們所推崇所供奉的地方

神。據說山格大眾爺前身姓林，是本地人，以前
是個統兵之類的儒將，因保護着我們這塊地方，
使我們這地方的人都過着安居樂業的生活，所以
在他死後，仍然備受人們敬仰和擁戴並把他尊為
一座神，以祈永遠保護着我們後代子孫的平安與
幸福。而遠遠近近的人也因為同樣蒙受到他的恩
澤，百感交集之下，年年都會如期搭乘船隻來朝
拜，一則燒香許願，一則叩頭感謝恩澤，於是那
條河便熱鬧起來。然而，近年來，經各方專家反
覆考證，目前初步已證實山格大眾爺其實就是大
名鼎鼎的抗倭民族英雄—戚繼光的化身。消息傳
出後，一石激起千層浪，山格慈惠宮更加聲名遠
揚了。海內外信眾更加蜂擁而來。關於這一點，
屬於另外的話題，這裡暫不多作論述。
我們村移村那年，也就是新修河道那年，我年
紀尚小，還在念小學，每當放學回家，我便沿着
原來那條河回家。那條河河岸很低，兩岸都長滿
各種各樣的草，有的芒草高過個頭。每到河的拐
彎處就有一塊沙灘，沙灘上的鵝蛋石很多，我經
常和其他的孩子一起在沙灘上玩。有時候玩堆沙
山，那是在沙灘上先挖個坑，然後其中某個人把
雙手雙腳埋在坑裡，讓他一時無法走開，其他人
就歡笑起來。有時候也玩壘石塔佈石林，或者到
河邊淺水的地方抓魚蝦之類的，甚有樂趣。可惜

的是，現在的孩子尤其是城市裡的孩子，大都沒
有這樣的機會和興趣，儘管現在的孩子家裡都會
有許多諸如電動玩具、手槍、布娃娃、積木等
等，但那種在河邊玩耍的天然樂趣，他們是永遠
體會不到的。那時，我們還很喜歡到河邊淺水的
地方去摸魚，或去深水處釣魚，而且經常釣到很
多魚，比如鱉，我就經常釣得，但是那時捨不得
留下給自己人吃，經常拿到市場去賣，儘管價錢
很便宜，至於其他魚，就留在家裡或燒或燉給家
裡人做菜吃。那年頭農村日子普遍很苦，平日裡
偶爾有魚吃，已算很不錯的了。當時那條河裡的
魚確實很多。
有一天，那條河對岸的沙灘上，不知從哪裡飛
來一隻灰白的天鵝，長長的脖子，灰白的羽毛，
叫聲有如天籟，非常可愛的樣子，至今為止，那
還是我所見過的最美麗的天鵝。可是，當時卻發
生了一件事，至今還震撼着我的心靈。當時，正
巧有個退伍軍人也看見了河對岸沙灘上飛來的那
隻灰白的天鵝，欣喜若狂，立刻回家拿着一支長
統鳥槍來到河邊，然後，馬上進入作戰狀態，像
偵察兵一樣匍匐地爬近對岸，他要用那支鳥槍去
打對岸那隻美麗的天鵝。他還示意我們埋伏在附
近，不要說話不要走動。出於好奇也出於興奮，
小時候的我們用手掩住耳朵，摒住呼吸，準備目
睹這一激動人心的場面。忽然之間，我尚不成熟
的心態裡有一種不忍的感覺，希望槍能不響。
就在我懵裡懵懂之時，猛然聽到一聲巨響，震
耳發聵。槍響之後，我看見那支鳥槍槍口和槍身
還在冒着白煙，原來那發子彈是那位退伍軍人自
己特製的，為能遠距離打中那隻天鵝，他冒險強
加進許多火藥和硃砂，接着我聽見不遠處還有一
群小孩高興地跳起來，叫道：「打中了！打中
了！」聲音好像從地底下冒出來似的。我一看，
果然，河對岸沙灘上那隻天鵝恍了一下，好像要
倒下的樣子，可是接着卻聽見那隻天鵝連聲悲鳴
着飛上了高高的天空，不一會兒就乘雲而去了。

那隻灰白的天鵝飛走了，那些孩子們全都很失
望，我看着那位退伍軍人，他把鳥槍斜靠在左腳
邊，抬頭朝那隻天鵝飛走的方向仰望着天空，他
神情很茫然，很失望的樣子。
改溪造田後，那條河很快就被填成小河，之後
就變成一條小水溝，不足兩米寬，而那隻天鵝降
落的那個沙灘也長滿了青草，變成荒坡，於是，
人們漸漸地就把那條河給淡忘了。不久前，我聽
說那個持鳥槍打天鵝的退伍軍人在幾年前已死
去了，我想，他很快也會隨着那條無名的河一
起被人們忘記，但我永遠也忘不了那條河，而且
每當我重新想起那條河時，我都會自然而然地想
起那隻灰白的天鵝，因為牠是我永遠美好的回
憶，同時也是我童年最難忘的一件往事。長大
後，我也漸漸明白了，有天鵝出現的那塊土地，
一定是塊風水寶地，而生活在那塊土地的人們，
也必將過着幸福美滿的日子，我堅信着這一點。
於是，我又想起那條河，那條無名的河，想起那
些原來從那條河搭乘船而來的香客和商人，如
今，他們的後代已經不用再乘船而來，在陸路交
通發達的今天，驅車而來很方便。

河的記憶

小
朋
友
不
聽
話
，
家
長
當
然

頭
痛
到
不
得
了
，
老
人
家
不
聽

話
又
怎
樣
呢
？
罪
過
罪
過
，
新

正
年
頭
，
後
輩
用﹁
不
聽
話﹂

來
批
評
老
人
家
，
怎
可
以
那
麼

口
沒
遮
攔
不
敬
老
？

觸
起
話
題
，
其
實
還
是
由
敬
老
開

始
。
那
天
春
茗
團
拜
，
開
席
前
看
到

朋
友
雪
群
身
邊
年
近
八
十
健
壯
的
舅

公
，
滿
臉
嫩
肉
，
聲
如
洪
鐘
，
不
斷

津
津
有
味
地
撥
動
手
機
，
大
家
好
奇

笑
問
：﹁
很
少
見
過
這
年
紀
的
伯
伯

那
麼
入
迷
玩
手
機
啊
！﹂
雪
群
笑

說
：﹁
舅
公
還
懂
得
寫
程
式
、
修
改

電
腦
呀
，
一
部W

in7

都
可
以
改
成

W
in10

，
天
天
上
網
跟
網
上
不
同
國

家
的
小
朋
友
交
流
電
腦
知
識
！﹂
朋

友
A
君
有
所
感
觸
說
：﹁
我
爸
才
不

過
六
十
歲
，
給
他
買
了iPhone

都
不

肯
用
，
告
訴
他
有
了iPhone

，
不
管

我
們
到
外
地
旅
行
或
是
公
幹
，
都
可
知
道
行

蹤
，
大
家
不
用
為
對
方
牽
腸
掛
肚
，
他
還
是
半

句
不
聽
，
老
是
黑
着
臉
孔
搖
頭
，
視
科
技
如
仇

敵
，
自
己
遺
棄
時
代
，
還
怪
自
己
給
時
代
遺

棄
，
終
日
唉
聲
嘆
氣
，
自
尋
煩
惱
！﹂

好
幾
個
朋
友
大
有
同
感
，
不
約
而
同
說
起
自

己
不
聽
話
的
老
寶
貝
了
：
有
說
家
中
老
太
爺
血

壓
高
不
肯
吃
藥
，
害
兒
女
提
心
吊
膽
；
有
說
老

爹
膽
固
醇
高
，
有
恃
吃
了
藥
，
反
而
炸
蝦
、
炸

蟹
、
烈
酒
更
不
停
口
；
有
說
老
媽
堅
持
要
吃
光

一
星
期
前
吃
剩
的
涼
瓜
牛
肉
，
老
是
勸
她
不

聽
；
有
說
家
中
老
祖
母
，
少
女
時
代
的
衣
物
和

玩
具
，
儲
滿
半
個
睡
房
，
勸
極
她
都
不
肯
丟

棄
。固

執
的
老
人
家
給
兒
孫
帶
來
的
煩
惱
，
他
們

自
己
就
是
一
點
也
不
知
道
，
俗
說
老
人
成
嫩

仔
，﹁
嫩﹂
得
像
個
頑
童
，
家
有
一
寶
也
成
為

一
家
之﹁
惱﹂
，
兒
孫
愈
是
孝
順
，
就
愈
不
會

開
心
。

雪
群
說
她
舅
公
不
止
靜
得
可
愛
，
還
有
動
的

一
面
，
不
時
跟
兒
子
上
小
西
灣
運
動
，
登
五
百

級
石
級
也
不
氣
喘
，
舅
公
微
笑
望
着
他
孫
甥
女

說
話
，
大
家
也
向
他
報
以
微
笑
致
敬
。
這
舅
公

已
給
席
上
年
輕
人
上
了
一
課
，
大
家
可
能
心
中

有
數
向
他
取
經
，
日
後
變
老
，
應
該
像
他
一

樣
，
做
個
跟
上
時
代
的
快
樂
長
者
。

老人家不聽話 翠袖
乾坤
連盈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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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兒時回憶的小河。 網上圖片


